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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父子

與近代上海貧兒院

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合影（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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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國，作為父子，在不同領域各有建樹，贏得眾人尊敬，享有很高聲譽

的，可謂並不多見，而曾鑄、曾志忞正是這樣一對父子名人；至於他們父子接力，捨

家捐財，克服種種困難，創辦上海貧兒院，救助眾多貧寒子弟走上自食其力之路，報

效國家、服務社會的義舉，則更令人感佩。

曾氏父子：實業家和音樂家

曾鑄（1849-1908），字少卿，福建泉州府

同安縣人，後來滬幫父經商，定居上海，故從

他兒子曾志忞起，填寫履歷時，「籍貫」一欄

一律寫成上海，成為名副其實的上海人了。哻

曾鑄來滬後致力經營南洋大米、海味食品以及

各種洋貨，獲利甚豐，成為上海灘巨富。他積

極投資興辦民族工業，在工商界很有人緣。光

緒三十一年（1905）十月，他被推為上海城鄉

內外總工程局辦事總董，次年一月，又被推為

江蘇鐵路公司董事，並發起領導了收回受美資

控制的蘇浙鐵路權益的愛國運動。他還是一位

君主立憲的擁護者，一九○六年，當清政府宣

佈「預備立憲」時，曾鑄與張謇等在上海創立

「預備立憲公會」，積極響應。曾鑄一生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領導的抵制續簽「華工禁

約」一事。清光緒二十年（1894），美國政府與清政府的出使大臣楊儒簽訂了為期十

年的〈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約〉（亦稱「華工禁約」），到光緒三十年

（1904），該條約期滿，華僑報紙和國內輿論一致要求美國政府廢除這項虐待華工的條

約，但美國政府不予理睬。清光緒三十一年，美國派新任駐華公使威廉姆打算強迫清

政府續簽「華工禁約」。消息披露後，舉國譁然。五月，上海商務總會召開特別大

會，商討抵制簽約的辦法。曾鑄以總會議董的身分登台演說，提出以兩個月為期限，

若到期「美國不允許將苛例刪改而強我續約，則我華人當合全國誓不運銷美貨以為抵

制」。會上，商董們合議致電外務部、商部堅拒簽約，並電請南、北洋大臣合力抗

哻 參見〈上海貧兒院職員表〉，載《自開辦至宣統元年六月止──上海貧兒院第一次報告》（上海：上海貧兒院，

1909）。

圖一：曾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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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再通電全國二十一個重要商埠的商會，要求齊心合力。商會總理嚴信厚等對抗議

如此強硬面露難色，曾鑄見狀毅然表示：「此公益事，並無風險，即有風險，亦不過

得罪美人，為美槍斃耳。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領銜可也。」因此，三個通

電均署「滬商曾鑄等公稟」，嚴辭聲明要「伸國權而保商利」。哷兩個月後，由於美

國政府不肯妥協，抵制美貨運動在曾鑄等人的倡導下，以上海為中心，迅速席捲全

國，形成了浩大的聲勢。美國政府多次向清政府發出威脅性照會，迫使清廷電令兩江

總督處置曾鑄，並向全國發佈禁止抵制美貨的上諭；上海商務總會在壓力下也被迫發

出公告，要求各行業商董對已訂已買的美貨繼續允許銷售運行；同時，各種中傷、恐

嚇曾鑄的流言四處流傳，甚至有人威脅要暗殺曾鑄。八月，曾鑄發表〈留別天下同胞

書〉，從而退出運動。抵制美貨的運動雖然出現逆轉，但輿論壓力最終卻迫使清政府

未與美國政府續簽「華工禁約」。天下自有公道，就在這年的十一月，曾鑄以高票當

選上海工商界最大的同業組織──上海商務總會的第二任總理，成為清末上海工商界

的領袖人物；而曾鑄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的函

電、信稿等，以後也由蘇紹柄編纂為《山鐘

集》刊行於世。所謂「山鐘」者，取「國民

合群，響應神速，猶如山鐘」之意也。哸當

時有人作了一幅對聯，高度評價曾鑄在這一

運動中的壯舉：拚此頭顱，尺書驚破美人

膽。誰無血氣，高唱叫醒中國魂。哠曾鑄一

生樂善好施，從事過很多慈善事業，直至臨

終前一年，他仍以很大精力在籌辦著一所為

貧苦兒童提供受學和就業機會的慈善教育機

構──上海貧兒院。他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

深厚人脈，呼籲大家捐資出力，自己則帶頭

捐獻了 3萬元鉅款。一九○八年六月，曾鑄

積勞成疾，不幸病逝，臨終前他囑託焦樂

山、邱子昂等人承擔開院一應事務，並希望

其子曾志忞繼承遺志，辦好貧兒院。

哷 參見張亞培主編，《上海工商社團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1），第 7章，第 1節。

哸 參見孫衛國主編，《南市區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7），「人物傳略」章，「曾鑄」條。

哠《曾少卿（鑄）全傳》（石印本，上海：上海裕記書莊， 1909）。

圖二：《曾少卿全傳》一書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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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忞，一八七九年出生於上海，字澤霖，又字澤民。他一九○一年赴日留學，

進的是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並且以該校政學士的資格畢業。但在日本的

那幾年間，他最下功夫學習的其實還是音樂，並曾專門進入音樂學校研修。梁啟超在

《飲冰室詩話》第 77則中說：「去年聞學生某君入東京音樂學校，專研究樂學，余喜

無量。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

也。」這裏所說的「某君」即指曾志忞。曾志忞在異域他國刻苦研習音樂，並非僅僅

只是把音樂當作一門藝術，他是抱著改良社會的志向來學習音樂、倡導音樂的，他創

作的〈馬蟻〉等歌，就曾被梁啟超譽為是「救亡歌曲之鼻祖」。唎一九○四年，曾志

忞在《樂典教科書．自序》中明確提出了德育、智育、美育、體育四育並行的主張，

並大聲疾呼：「欲改良中國社會者，蓋特造一種二十世紀之新中國歌。」在日本留學

的幾年間，他身體力行，開展了多方面的音樂活動，並創作了一系列後來被學界公認

為「中國近代音樂之第一」的著述：

一九○三年九月起，他在《江蘇》雜誌上連續發表〈樂理大意〉等文，並隨文刊

出〈練兵〉、〈揚子江〉等歌曲，這是中國近代最早以簡譜形式公開發表的

學堂樂歌；

一九○四年五月，他編著的《教育唱歌集》一書在東京出版，集中收錄樂歌 26

首，其中署名「志忞」者 16首。此書和同時期出版的沈心工著《學校唱歌

集》初集一起被譽為中國近代最早的音樂教科書；

一九○四年九月，他編譯出版了《樂典教科書》，此書為第一部介紹近代西方樂理

的譯著，也是學堂樂歌初起時，出版最早的一本較為完備的樂理教科書；

一九○五年三月，他編著出版袖珍《音樂全書》，內含〈樂典大意〉、〈唱歌教授

法〉和〈風琴教授法〉三編，此為近代中國最早的一本普及音樂知識的音

樂讀物；

一九○五年十月和十二月，他在《醒獅》雜誌上連載〈和聲略意〉一文，這是中

國人寫作的講述西洋和聲學知識的第一篇文章，他也因此成為我國研習和

介紹和聲學知識的發軔者。

唎 王足，〈救亡歌曲之鼻祖〉，《辛報》（193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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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忞一九○七年八月自日本留學回國，他聯合了高硯耘、馮亞雄等人在上海創

辦「夏季音樂講習會」，傳授西洋音樂理論知識及器樂演奏技能，講習科目包括樂

典、和聲、鋼琴、小提琴等，此舉開中國近代為普及音樂教育而舉辦社會性音樂講習

活動之先河。

曾志忞當時開展的一系列音樂活動和撰寫的音樂論著，其產生的影響要較同時期

的沈心工、李叔同、蕭友梅等人都要更為廣泛，故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第 97則

中贊其為中國人從事新音樂活動的「先登第一人」。

一九○八年，曾志忞繼承父親遺志，傾其全部心血創辦上海貧兒院，把自己最年

富力強的一段黃金歲月獻給了中國的慈善教育事業。當時曾志忞正值而立之年，且畢

業於日本名校，家境富裕，父親又是上海工商鉅子，他要做官，要經商，都是輕而易

舉之事，而他卻拒絕了這所有一切，堅持從事既辛勞又費神，且無任何報酬的貧兒院

工作。當時有學校欲延聘他擔任督學，地方自治公所也擬聘他出任議員，這些也都被

他一一婉辭。為了全力籌劃院事，他甚至公開登報，聲明為「保衛精力，增理院

事」，「凡公私宴會酬應，概行謝絕」。唃面對來自親朋好友的疑惑不解和輿論的各

種猜疑，曾志忞撰文明確回答：「予不應留學生考試去做官，不設一公司、工廠去做

總辦、總理，不涉足地方自治去做總董、總長，不潛心學術、學理去做政法學家，而

偏入此貧兒院，日與數輩乳臭伍，何哉？拋盡名利，離卻俗尚，將研究一種中國的少

年性質也。」唋曾志忞在全力操持貧兒院院務的同時，仍念念不忘對音樂的摯愛。

一九○九年，他結合教學創辦的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支完全由中國

人自己組織並擔任指揮演奏的西式管弦樂隊，並在一九一五年美國巴拿馬世界博覽會

上榮獲樂隊組織金獎。這在中國近代音樂史上堪稱精彩一頁，曾志忞也以此為自己的

音樂生涯劃上了一個有份量的句號。一九一三年夏，曾志忞因滬南兵災北行，圁移

居北京從事自己的本行──律師業務，同時仍舉行一些音樂活動，創辦過「中西音樂

會」，一九二九年夏，他在北京病逝，年僅五十歲。

唃〈曾志忞通告諸親好友〉，《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2（1911）。

唋 曾志忞，〈貧兒院要大擴充了〉，《上海貧兒院月報》（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日）20（1911）。

圁 參見葉逵，〈上海貧兒院概況．序〉，載高硯耘編，《上海貧兒院概況》（上海：上海貧兒院，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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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接力創辦貧兒院

現有文獻多認為，曾志忞是受父命才從日本回國接辦貧兒院的，似乎主要是一種

被動行為。圂這種說法似可商榷。實際情況是曾志忞很早就已有了從事慈善教育的志

向，並且一直在為此積極籌備。曾志忞從小居住在上海西城，鄰近居者半為貧民；後

就學於泉漳別墅，左鄰右舍亦多有貧苦民眾。當時上海多為私塾少有學校，僅有義塾

而無給衣食者，公共教育和社會救助十分薄弱。曾鑄樂善好施，對社會各種善舉，如

養老恤孤之類，無不熱心贊助，這對曾志忞影響很大，他對和自己年齡相仿，但卻饑

寒交迫、衣食無著，更遑論上學受教育的貧窮兒童，也常給以各種援助，據其自述：

「予自塾出，恒於庭中聚鄰兒給以食餌，寒冬則偶以熱粥湯與之。……良心上固有一

種救助之願。」埌當時，他已深悟「兒不教可怕，兒貧可怕，兒貧不教更可怕」堲

的道理，但卻不知如何去改變這一切。一八九八年，十九歲的曾志忞參觀了天主教會

主辦的徐匯育嬰堂及孤兒院工藝廠等慈善機構，「始恍然悟，著手之有自矣」。埕他

回去向父親稟告自己的感悟，曾鑄告訴他：「登高自卑，行遠自近」，可以先從小事

一點一滴做起，積小善為大善。父子倆決定先從家族開始著手，再逐漸面向社會，遂

於一九○○年在上海嘉定「創敝族瑞芝義莊」，埒以田租收入救濟族中窮人。次年，

曾志忞遊學日本，其間，他特地去調查了日本各地的慈善教育事業，對他影響最大的

是岡山市的岡山孤兒院。這是由耶穌會主辦的慈善機構，組織、教育系統純仿歐風，

院中有農場、印刷廠等設施，院長石井有著二十年的教育經驗。曾志忞認真向石井請

教辦院心得，並詳細考察了院中設施和教育方法。日本的慈善教育使曾志忞深有感

觸，他寫信向父親「時以稟聞，冀合地方同志研究仿行」。垺曾志忞一九○○年曾在

上海虹口方濟各學堂任教半年，該校「附收在申西人之孤兒」。曾當時寄宿在學校，

「旦夕目睹教養之法」，很有感悟。他事後回憶：「貧兒院之萌芽，及今思之，已發生

圂 如陳聆群先生在〈曾志忞──不應被遺忘的一位先輩音樂家〉一文中認為：「1908年曾鑄謝世，臨終遺言

要曾志忞用他在嘉定所設救濟窮人的『義莊』餘款，開辦一個為貧苦兒童提供受學和就業機會的慈善

機構──貧兒院。曾志忞即以此為契機，遵照父命辦起了『上海貧兒院』，並借此在貧兒院內部分地實現自

己創立音樂學校的設想。」（原載《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3.3，後又收入《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在 20

世紀──陳聆群音樂文集》〔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 2004〕）。這是所有關於曾志忞的論文中最有代

表性的一篇，其他文章大多轉引自此。

埌 曾志忞，〈予之貧兒觀〉，載《自開辦至宣統元年六月止──上海貧兒院第一次報告。

堲 同上。

埕 同上。

埒 同上。

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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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彼時，而岡山、徐匯則更研究中之大受刺激者。」埆於此可知，曾志忞創辦中國

慈善教育的想法由來已久，絕非一九○七年受父命囑託後才開始被動進行。

一九○○年以後，曾志忞已下定決心從事慈善教育事業，並向周圍人大力宣傳：

「親友來，必擇可以解悶動聽之言勸」。垽可以說，曾鑄、曾志忞父子兩人在這方面

的志願是一致的，並都在一點一滴做著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一九○七年夏，由於盛宣

懷認捐土地 25畝，曾鑄遂亦捐獻 3萬元作為院舍建築費，創辦貧兒院一事開始有了

實質性進展。九月，曾鑄、施子英、焦樂山、曾志忞、席子佩、湯心源等人聯名柬邀

上海紳商學界，商議創辦上海貧兒院（最初叫「上海孤兒工藝學堂」）一事，並由曾

鑄等擬定了貧兒院章程。曾氏父子「十年夢想一旦解決，⋯⋯貧兒之幸福來矣」！垼

同年十月，曾鑄由於「冒疾親往，徒步過勞，病因復發」。垸病重期間，他仍念念不

忘貧兒院的籌建工作，並仔細作了妥善安排。他囑託好友焦樂山負責經費籌措，技師

邱子昂擔任營造所總理，負責院舍建築，並安排曾志忞、曹汝錦夫婦再赴日本考察貧

兒教育。一九○八年六月，曾鑄病逝，臨終之際，「遺命其子志忞承志開院」。垶這

年十二月，曾志忞、曹汝錦自日本調查歸國，當月即搬進了尚在修建中的貧兒院工

地，以此表示繼承父命，同心辦院的堅定信念。一九○九年四月，上海貧兒院開院收

兒，公舉周金箴擔任總董，施子英為院長，而曾志忞則出任監院，實際主持院務。他

曾撰文這樣表白自己的心情：「予年少，無學無術，負此重任，捫心自愧，固不待

言。但自恃不病不死，當一試驗。蓋此院之組織方法，在國內既無前師，在今日更無

熟手，處處困難，事事阻礙，特不避勞怨，毅然為之耳！」垿當時主要辦事人員僅

曾志忞、曹汝錦夫婦及高硯耘、馮亞雄、丁莖九、童省三等 6人，諸事開端，千頭萬

緒，工作之緊張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眾人意氣奮發，樂此不疲，絲毫沒有吃苦受難

的感覺，相反心中充滿了獻身理想的喜悅。高硯耘事後曾回憶：當時他們「日日爭

論，事事揩摩，辦事之當否不論，精神之富足可知」。埇

上海貧兒院設在西門外瞿真人廟西南，鄰近江南製造局（即今製造局路、瞿溪

路口，殘存房屋現為上海製造局路小學），主要招收七至十四歲之間的男女少兒，收

養條件是父母不並存及家庭月收入在 5元以下者。「教以普通智識，兼習各種工

埆 曾志忞，〈予之貧兒觀〉。

垽 同上。

垼 同上。

垸 同上。

垶 丁莖九，〈上海貧兒院 1907-1909大事記〉，載《自開辦至宣統元年六月止──上海貧兒院第一次報告》。

垿 曾志忞，〈予之貧兒觀〉。

埇 高硯耘，〈上海貧兒院概況〉，載高硯耘編，《上海貧兒院概況》。



曾
氏
父
子
與
近
代
上
海
貧
兒
院

論
衡

72

藝，總以能成一技一藝，足自糊口為宗旨，且俾慈善、教育兩無偏廢」。埐創辦之

初，以當時物價水平，每名貧兒教養衣食住各費，全年預算為人均 60元，以後隨著

歷年物價上漲，這個數額實已遠遠不夠開支。上海貧兒院純為民辦機構，沒有官方背

景，也無足夠穩定的固定經費支撐，主要依賴民間捐款維持。故籌措金錢是主持者必

須操心的頭等大事，而他們對經費的使用情況也持完全透明的態度，「分寸錙銖，具

詳簿籍」。垹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有關貧兒院的檔案文獻，其中數量最多的就是每年

每月各項捐款和開支的清冊。曾氏父子在這方面堪稱楷模。曾鑄在貧兒院創辦之初就

捐獻了 3萬元鉅款，這是個人所捐最大的一筆錢款；曾志忞秉承父志，所捐錢財也是

眾職員中最多的，據筆者統計，至少在 2千元以上，這是當時一個普通職員大約十年

的收入。他的夫人曹汝錦則捐獻了大量布料、衣服，體現了作為女性的細膩。曾志忞

的母親也長年累月捐獻，除了金錢以外，她捐得最多的是一些家常食物，如一九一四

年十月捐月餅 190個，十一月栗子 8包，一九一五年六月鹹蛋 138個，一九一六年五

月香脆餅 8斤，六月糯米 32磅，一九一七年一月年糕 11斤，醃肉 5斤等等。瑣碎之

間，真實流露了一位母親對子女後輩的拳拳之心。曾氏全家的慈善愛心，正如曾志忞

所言：「先嚴捐錢設院養兒，令僕捐錢辦院養兒，今僕令兒捐錢再養各兒，吾道一

貫。」埁當時捐獻錢物的人群中，既有虞洽卿、黃楚九、聶雲台、簡照南、朱葆三、

劉鴻生等工商紳士，也有章仲和、曹潤田、何豐林、魏廷榮、薩鎮冰、王省三等軍政

要人。一些文化界人士，如李叔同、吳昌碩、王一亭、汪康年、狄楚青、龐萊臣、李

超士、周桂笙、張聿光、劉海粟等，也在此留下了愛心的痕跡。張元濟、高夢旦、鄺

富灼、莊百俞、黃警頑等商務印書館同人是比較顯眼的團隊捐獻者，而一些機構也以

各自的便利條件為貧寒子弟們作出了貢獻，如冠生園饋贈糖果，新舞臺招待看戲，

《申報》、《時報》等常年免費寄贈報紙，供電局、自來水公司等允諾免收水電費用，

同仁醫院、中國紅十字會義務提供醫療救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蘇州昆劇傳習所等

則供給學生實習機會。一些個人顯然經濟並不寬裕，每月雖只捐幾角、幾分，但常年

堅持，精神可嘉；也有些個人則以自己的技能輸送著愛心，如張剛父醫生持之以恆堅

持為學生義務診療，仲子通先生常年累月來校免費教授體操。正是由於這些來自社會

各界的熱心呵護，上海貧兒院才在艱苦的條件下得以維持了十餘年，一千餘名貧寒子

弟（平均每年約招收一百人）在這裏衣食無憂，既學到了文化知識，又掌握了勞動技

能，成為自食其力，有益於社會的合格公民。

埐 曾鑄，〈呈兩江總督稟〉，《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五日）1（1910）。

垹〈上海貧兒院啟事〉，載《上海貧兒院概況》。

埁 曾志忞，〈開辦孤童感化所之計畫〉，《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三月二十五日）3（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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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上海貧兒院全體院生合影

圖四：上海貧兒院食堂

圖五：上海貧兒院男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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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名史冊的貧兒院樂隊

貧寒子弟們在貧兒院裏主要學習相當於中、小學程度的文化知識，並量材培植，

選修職業教育科目（如園藝、女紅、藤草編織、金木水電、打字、廚藝等），基本學

成後，則由院方負責聯繫，派往各處實習，以學會一技一藝，能自立於社會為目的。

貧兒院還十分重視美育，設有繪畫、雕刻等藝術課程，其中尤以音樂最具特色。曾志

忞從小就對音樂戲劇懷有濃厚興趣，赴日留學後又研修了專業音樂知識；他的夫人

曹汝錦和他同時赴日留學，雖然學的是美術，畢業於東京美術學院，但也曾專門學習

過提琴演奏。一九○七年曾志忞從日本回國，在上海創辦夏季音樂講習會，手下加盟

了高硯耘、馮亞雄兩員幹將。高、馮兩人都畢業於東京音樂院，一個學習小提琴，一

個學習長笛、圓號等西洋管樂器，均有嚴謹的專業背景，也是我國近代最早選修音樂

的留學生。高、馮兩人都要比曾志忞小五歲，既是曾的下屬，又均視其為兄長，彼此

之間關係很融洽。一九○九年三月，他們應曾志忞邀請加入上海貧兒院，從時間上來

說僅比曾志忞晚一個月，是貧兒院最早的一批教員。他們的加入讓曾志忞如虎添翼，

他的理想得以實現，貧兒院的音樂教學活動就此得以轟轟烈烈開展起來。

上海貧兒院是一九○九年四月二十日開院收兒的，少年們甫一入院，曾志忞就從

中挑選了一些人成立管樂隊，讓馮亞雄帶領他們開始訓練。六月十三日是曾鑄逝世一

周年紀念日，就在這次的紀念儀式上，這支成立剛 50餘天的管樂隊就首次亮相，由

曾志忞指揮「合奏管樂兩闕」。夎這應該是曾志忞心目中紀念父親的最好方式。作為

副監院的高硯耘對此有這樣一段說明：貧兒院剛一成立就「組織管樂隊，選年長男

兒，體力充足者，日課管樂一時，不二月而小管樂隊成」。奊一九○九年八月四日，

音樂傳習所第三期夏季音樂講習會全體成員到院參觀，貧兒院管樂隊在大哥哥們面前

作了彙報演出。這兩支隊伍都由曾志忞親手創建，手心手背皆為心頭肉，此時的曾志

忞心中一定充滿了難以言說的喜悅之情。音樂講習會的全體成員為樂隊捐了款，而其

他一些愛好音樂的朋友們，尤其是南洋華僑，也有感樂隊條件之簡陋而慷慨捐款，曾

志忞從這些善款中當年就拿出一千法郎向法國訂購樂器，以改善樂隊的條件。管樂隊

的成功讓曾志忞信心大增，他隨即下令組建弦樂隊。一九○九年十二月，貧兒院弦樂

隊正式成立，由高硯耘負責教習。上海貧兒院自一九○九年四月開始招生至當年年

底，共招收學生 111名，其中小學科 57人，另設藝科，下分木工、雕刻、刺繡、機

織、園藝、音樂、庶務等 7個專科（後又增加圖畫、革工、編物、烹飪等專科），其

夎 丁莖九，〈上海貧兒院 1907-1909大事記〉。

奊 高硯耘，〈教養實況〉，載《自開辦至宣統元年六月止─上海貧兒院第一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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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雕刻科、刺繡科等各僅三、四人上課，惟音樂科學生最多，共有 20人之多（管樂

11人，弦樂 9人，均兼習鋼琴、風琴）。娙曾志忞對音樂科也最為重視，其他科均只

有一位主任，而獨有音樂科設了兩位主任，分別由副監院高硯耘和幹事長馮亞雄兼

任，高負責教習弦樂，馮負責教習管樂。娖弦樂隊成立尚不滿半年，曾志忞就迫不及

待地向外界披露進展情況：「中國雖無高尚管樂隊，然海陸軍中不正則之軍樂，形式

已存，弦樂則絕未聞見。本院管樂始于去夏，已詳報告；去冬更加習弦樂，經副監院

悉心指導之下，已得結果，不日披露，幸愛樂者賞判焉。」娭一九一○年六月三日，

在有眾多社會名流參加，共一千餘人出席的紀念曾鑄病逝二周年懇親暨紀念會上，上

海貧兒院管弦樂隊首次公開亮相。音樂史學家劉靖之在《中國新音樂史論》一書中曾

論到上海貧兒院的音樂活動，他感慨：「有關這個音樂部的資料很少，只知高硯耘曾

教過『和聲理論諸科』，並實地試驗和聲學的教學。」他還引當時《教育雜誌》上刊

出的短訊報導，說貧兒院樂隊在開懇親會時曾表演音樂節目，但因《教育雜誌》報導

太簡，無法知道學生們究竟演出了些什麼？娮由於近年來關於上海貧兒院的一些文獻

被陸續發現，這些疑惑今天已有望揭開謎底。就以這次懇親會上的演出來說，我們現

已知道，貧兒院音樂科的學生們演出了眾多節目，其中有男聲獨唱〈懷鄉〉（馬丁羅

培原曲）、女聲二部合唱〈月夜〉（麥松原曲）、男聲三部合唱〈古森林〉（史邱其原曲）

等，這些歌曲都是學堂樂歌的模式，即根據外國歌曲重新填詞演唱，填詞者均為曾志

忞。那天還演出了風琴獨奏、鋼琴連彈等節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貧兒院的管弦樂

隊演奏了亨德爾的管弦樂〈進行曲〉、莫札特的歌劇〈魔笛〉選段，以及管弦樂〈培

特利爾〉和管樂曲〈金星幻想曲〉等（圖六）。娕此時距管樂隊成立訓練僅一年有

餘，而弦樂隊的成立更只有區區半年時間。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將一批原先毫無音

樂知識的貧寒子弟訓練成一支能演奏像〈魔笛〉這樣世界名曲的樂隊，不能不說是一

個奇蹟。故曾志忞不免豪情萬千，他寫道：「采名人傑作譜之歌詞，挹強國雄聲教諸

孤窶，時未及年，樂已成隊，竊欣亦竊幸也。管弦樂隊計四十餘人，絲管雜陳，聲韻

一致，世有知音，當能解人好惡也。」娏筆端流露出難以壓抑的興奮。曾志忞私下還

曾對馮亞雄說：「得一如此少年樂隊，合全球以觀之，恐亦不可多得。」娗這話簡直

已有些酒後微醺了。

娙〈半年中之實行事〉，《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五日）1（1910）。

娖 曾志忞、高硯耘，〈上海貧兒院組織及管理方法〉，《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五日）8

（1910）。

娭 曾志忞，〈院事記錄．管弦樂之進步〉，《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四月二十五日）4（1910）。

娮 劉靖之，《中國新音樂史論》（上）（臺北：燿文事業有限公司， 1998）。

娕〈懇親紀念會演奏曲目及梗概〉，《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五日）5（1910）。

娏 曾志忞，〈院事記錄．音樂披露〉，《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五日）5（1910）。

娗 馮亞雄，〈本院管樂隊出隊吹奏報告〉，《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3（1911）。



曾
氏
父
子
與
近
代
上
海
貧
兒
院

論
衡

76

曾志忞如此快樂愉悅是有緣由的，他在日本學習音樂時，曾屢次聽到一些日本人

以不屑的口氣說：「中國人萬不能成管樂隊，即成亦不能高尚。」娊這給他以強烈的

刺激，成為鞭策他創建中國樂隊的反動

力。主持貧兒院事務後，他始終以極大

的熱情推動著貧兒院樂隊的組建和訓

練，馮亞雄認為：貧兒院樂隊能獲得好

的成績，「實曾先生熱誠壹志，有以致

之也」。娞這是發自內心的感慨。一九一

○年冬，馮亞雄提出，希望能以賣藝所

得來彌補購買樂器經費之不足。當時，

貧兒院內部和社會輿論對此都有非議，

是曾志忞頂住壓力支持他，並為此不惜

和人展開論戰；他還下令刊出「出隊吹

奏」的廣告，言明「一切收入，悉充購

辦樂器經費」。娳從一九一○年年底至一

九一二年年初，樂隊共出外吹奏 60 餘

次，收取出奏費約 1,800元，孬有效地

解決了樂器不足和質量太差的矛盾。

在曾志忞的熱心呵護和鼎力支持

下，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發展很快，從

一九○九年年底樂隊正式組建時約 20人的規模，到一九一一年九月時樂隊人數已發

展到 81人，其中管樂隊 38人（均為男生），弦樂隊 43人（男生 26人，女生 17

人），宧這已是一支較大規模的管弦樂隊的建制了。一九一四年五月，高硯耘、馮亞

雄在樂隊中挑選了 31名學生赴京，參加由曾志忞發起組織的中西音樂會，研究專門

音樂並經常應邀出外演奏。上海貧兒院的這支樂隊在北京大受好評，連外交部、農商

部等政府部門遇到有大型活動或宴請外賓時，也每每邀請樂隊出席助興。由於演奏出

色，樂隊還獲得了好幾枚這些部門頒發的獎章，如「外交部宴敘外使吹奏金章特

娊 馮亞雄，〈本院管樂隊出隊吹奏報告〉，《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3（1911）。

娞 馮亞雄，〈本院管樂隊出隊吹奏報告〉。

娳〈上海貧兒院管樂隊出隊吹奏廣告〉，《上海貧兒院月報》（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五日）10（1910）。

孬 根據辛亥年七月二十五日〈樂隊收支總登〉，《上海貧兒院月報》19（1911）和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財政一覽〉，《上海貧兒院月報》24（1912）相關資料統計。

宧〈開辦以來之事事物物〉，《上海貧兒院月報》（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日）20（1911）。

圖六-1：「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一九一○年六月三日

演出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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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2 ：「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一九一○年六月三日演出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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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農商部國貿展覽會吹奏寶飾章」等。一九一五年，美國舊金山舉辦巴拿馬世

界博覽會，共有 31個國家參加，參展品達 20多萬件。中國政府運去了二千多噸展

品，陳列在農業、工業、教育、文藝等 9個館內。上海貧兒院也選送了 24件展品參

展。最終，貧兒院的弦樂隊組織法榮獲特獎金牌，成為中國所獲的 258枚金獎之一，

這也很可能是近代中國在歷屆世博會中所獲的唯一一枚音樂金獎（圖七、八）。一九

一五年十一月，北京中西音樂會停辦，貧兒院樂隊由高硯耘帶領返滬，但樂隊的活動

並未停止，至一九一八年，樂隊還組織了童子軍（見圖九）。從現仍遺存的照片來

看，這支童子軍樂隊的規模仍達到了 58人（其中弦樂 28人，管樂 30人）。有人認

圖七：「上海貧兒院弦樂隊」獲一九一五年巴拿馬世界博覽會組織法金獎獎狀

圖八：「上海貧兒院弦樂隊」獲一九一五年巴拿馬世界博覽會組織法金獎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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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1 ：「上海貧兒院弦樂隊」童子軍之部（1918）

圖九-2 ：「上海貧兒院管樂隊」童子軍之部（1918）



曾
氏
父
子
與
近
代
上
海
貧
兒
院

論
衡

80

為，貧兒院樂隊在一九二一年前後就結束了活動，宭這並不符合事實。上海貧兒院的

音樂教育及樂隊組織始終是其特色，只是在清末民初的那幾年間表現得更活躍一些，

以後幾年則趨於常態而已，如上海地方政府每年於仲春（陰曆二月）及仲秋（陰曆八

月）上旬丁日舉行祭祀孔子的丁祭樂舞，從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六年間，就一直由貧

兒院負責表演。誠如高硯耘一九二三年在一篇文章中所言：上海貧兒院「音樂的陶冶

施行獨厲，聲樂器樂均備，清宣末季最盛，民二以後，平均進行」。宬

如果說，在東京留學期間，曾志忞以很大精力從事學堂樂歌的編寫和音樂方面的

著述，那麼，回國以後他則主要致力於開展普及音樂的社會活動，其中，影響最大、

成就最著的是他在貧兒院內創立音樂科，向廣大貧寒子弟教授音樂知識，同時又親自

組建了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讓一批原本不懂音樂的少男少女們在短時期內能夠嫺熟

自如地演奏世界名曲，並公開到社會上及政府有關部門的正式場合演出，廣受好評，

屢獲獎牌。貧兒院期內的有關音樂活動堪稱曾志忞一生中的精彩華章，也是中國近代

音樂教育中的一大亮點，應該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編按：本文曾刊於《新民晚報》2008年 5月 12日。）

宭 劉靖之，《中國新音樂史論》（上）。

宬 高硯耘，〈上海貧兒院概況〉，載《上海貧兒院概況》。


